
薛大妈是河北人，活了大半辈子，从

来没做过什么违纪违法的事情。2016年

11月13日上午，她突然接到“民警”的电

话后，着实吓坏了，“我连上海都没去过

啊，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可是对方的态度很“强硬”：“这你

得和上海南汇区的公安民警解释，等会

儿他们会联系你的。”说完，电话就被撂

下了。

果然，几分钟后，一个显示为上海区

号的电话打进来了：“薛某某吗？我这里

是上海南汇区公安局，现在你涉嫌参与

李洪非法洗钱案。”

“民警啊，我不认识什么李洪，我没

有做过违法的事情。”薛大妈赶紧辩解。

“这个我们会调查的，现在需要你配

合我们的工作。你可以打021114号码

查询一下我们的号码，确认我们的身份，

就知道自己是配合哪个地方的公安工作

了。”对方表示。

薛大妈马上拨打021114查号，发现

这个号码确实是“上海南汇区公安局”

的，这下，她心里的最后一丝疑虑也打消

了。确认自己真的陷入了一起非法洗钱

案后，薛大妈决定，好好配合公安的工

作，洗脱自己的罪名，证明自己的清白。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电话打进来

了。“考虑到你人不在上海，我们就跟你

做个电话谈话，要进行录音，需要一个安

静独立的空间。你现在带上身份证、银

行卡、充电器去宾馆开个房间。”电话那

头，“民警”严肃地强调，“注意不能向任

何人泄露这个事情，如果泄密，我们将以

泄密罪逮捕你。”

薛大妈不敢有片刻耽误，就近找了

家宾馆开了间房。期间，她按照“民警”

的要求一直保持通话。“李洪洗钱案影响

很大，你要证明清白，我认识的一个于检

察官可以帮助你，等一下我让于检察官

给你打电话。”“民警”“贴心”地给薛大妈

支了一招。

之后，薛大妈接到了“于检察官”的

来电。按照他的指示，薛大妈陆续将自

己的存款转到指定的“公证账户”上。在

汇出最后一笔钱后，薛大妈突然意识到

自己是在给一个陌生人汇款，这时的她

如梦初醒，知道自己肯定上当受骗了，马

上向警方报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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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2016年8月

至2016年12月，“阿给”（台湾人，另案处

理）成立了一个有二三十人的电信诈骗集

团，短短4个月内，共骗取12名被害人共

计361.81万元。昨天该集团的11名成员

在瑞安法院受审，其中10人是该团伙中

的一线话务员，1人负责后勤工作，烧饭

做菜。

庭审中，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参与

诈骗的事实均无异议。但有些被告人表

示，自己受到胁迫，系胁从犯。

“被告人在别墅内可以自由活动，每

周可以与家人电话联系，部分被告人前后

两次出境参与诈骗，期间窝点人员也有流

动，并不构成胁从犯。”公诉机关指出，有

一名被告人曹某因不愿意继续拨打诈骗

电话，成功离开了窝点，这就充分说明本

案不存在“受胁迫”的情形。

被告人钟某甲负责后勤工作，即烧菜

做饭，她的辩护人对诈骗罪的定罪没有异

议，但是希望能够从轻处罚。

对此，公诉机关表示，根据《关于办理

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意见》，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提供生活保障帮助的，以共同犯

罪论处，考虑她起辅助作用，建议可以从

轻处罚。

庭审中，各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悔

罪。法庭将择日宣判。

瑞安法院刑庭庭长金秀哲告诉记者，

该电信诈骗集团涉案人数众多，除了“阿

给”的“小团伙”外，还有其他台湾人成立

“小团伙”，有13名被告人将于本周四开

庭审理，涉案金额1000多万元。而这也

只是该集团中的部分人员，其他犯罪嫌疑

人公安机关还在进一步抓捕中。

“衡水市公安局”的电话其实来自印度新德里
专人负责改号、设置三线话务员、每天“下班”开会总结……
这个跨国电信诈骗团伙，把冒充公检法的老套路玩得太溜了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郑婷婷

“ 我 这 里 是 衡 水 市 公 安 局 ，你 是 不 是 薛 某 某 ，身 份 证 号

1311xxxxxxxxxxxxxx？”

“是的，怎么啦？”

“你涉嫌参与一起上海南汇区的犯罪案件。”

河北省衡水市一个偏远的县城里，薛大妈接到了这样一个电话后，顿时

慌了神。她不知道的是，这个来自“公安局”的电话，其实是从印度新德里的

一幢别墅打出来的。

昨天，瑞安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跨国电信诈骗案，11名被告人中，

有10人就是冒充民警打电话给薛大妈的话务员。在6个小时的庭审过程

中，各被告人对冒充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从印度向国内拨打诈骗电话或协助

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

河北大妈突然接到“公安”电话

印度新德里别墅中打出“上海”电话

薛大妈不知道，她接到的这些电话，

统统是从印度新德里郊区的一幢二层别

墅里打出来的——这里就是陈某等人所

在的电信诈骗集团窝点，他们吃住都在别

墅，还实行严格的管理，平时人员不得随

意进出。

今年年初，公安机关在侦查另外一起

跨国电信诈骗案中，发现了本案线索，立

即成立专案组。后趁陈某等人回国之际，

民警赶赴福建、云南、广西等地开展统一

抓捕行动。

经查，该电信诈骗集团分工明确，互

相配合，环环相扣。

首先，他们有一批“电脑手”负责维

护网络，保持线路通畅，对使用的电话进

行改号。这样一来，薛大妈等被害人接

到的电话，显示的电话区号就与所称的

地区一致。

为了使被害人掉进“套路”，该团伙设

置了三线话务员：

一线话务员冒充被害人所在地的公

安民警，使用改过号的电话给被害人打电

话，虚构被害人名下的银行卡在上海涉嫌

洗钱犯罪，被害人要自证清白就要接受上

海市公安局的调查，由此把电话转接至二

线话务员。

二线话务员使用改过号的电话，假冒

上海市南汇区的公安民警和民警队长，以

需制作电话笔录为由骗取被害人信任，套

取他们名下的银行卡账号、余额等信息。

接着，他们就称被害人名下的相关资产需

接受上海市检察院检察官的清查，再把电

话转接至三线话务员。

三线话务员假冒上海市南汇区的检

察官，以清查证明清白的名义，骗被害人

将钱存入指定的所谓“安全公证账号”，随

后将款项转移提现。

“一开始会对我们进行培训，让我们

背稿子，熟练了再‘开工’。”被告人陈某是

一线话务员，据他说，由于印度和国内有

两个多小时的时差，为了方便诈骗，别墅

里的时间都调成了北京时间，“我们差不

多是早上8点半开始上班，下午下班吃完

晚饭后，还会聚在一楼办公的地方开个

会，通报当天的诈骗业绩，总结、分析存在

的不足。”

“刚开始保底工资是5000元，如果做

成一单，我们‘一线’还可以拿到提成，提

成是诈骗金额的5%。后来涨了工资，变

成6000元保底工资加6%提成。”被告人

钟某表示，“往返的机票和在国外的生活

费用都是由公司出的，就是包吃包住，还

包来回机票。”这也是很多话务员明知触

犯法律，却仍然选择加入这行的原因。

给诈骗集团烧饭也属于共同犯罪？


